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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学界通常以 “各类安全问题相互交织” 来描述非洲安

全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安全问题的定义与分类标准， 忽视了非

洲安全的类型学研究。 因此， 需要通过继承与完善现有安全理论， 建立

一个针对非洲安全问题的新分类框架。 基于国家—非国家参与、 直接—
间接暴力的非洲二维安全观， 可以将非洲安全问题分为 ４ 类： 有国家参

与的直接暴力、 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 无国

家参与的间接暴力。 利用二维安全观考察非洲近年来的安全形势， 发现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中， 非洲国家与恐怖组织、 地方分离武装以及反

对派武装的暴力水平持续提升， 其中与恐怖组织的冲突造成死亡人数最

多且增幅最大； 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造成平民死亡人数最多， 其中恐

怖组织是最主要的暴力来源； 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冲突次生暴力， 集中发生于刚果 （金） 东部、 提格雷地区和乍得。 针

对以上问题， 非洲国家需要在管控直接暴力的同时， 注意降低有国家参

与的间接暴力， 并积极施策改变 “弱国家” 状态， 尽量减少无国家参

与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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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陆， 其安全问题类型丰富且相互交织， 给安全研

究带来巨大挑战， 但同时也成为检验安全理论价值的 “试金石”。 对非洲安全问

题进行分类， 有助于从混乱、 复杂且庞大的安全现象中进一步提炼规律， 以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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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理解非洲安全问题， 并为实现和平创造条件。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对非

洲安全问题主要有 ３ 种分类方法： 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分类、 直接—间接暴力

理论分类以及问题域分类。
按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分类的学者有罗建波、 徐伟忠、 马克·帕特森

（Ｍａｒｋ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①、 尼尔·马文 （Ｎｅｉｌ Ｍｅｌｖｉｎ）② 等人， 但他们在进行这种分类的

同时又提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不能完全区别， 甚至存在相互交融的现象。
按直接—间接暴力理论分类的学者代表是约翰·加尔通 （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③，

但其理论存在一定缺陷， 还不能直接用于分析非洲安全问题。 张春通过改良该理

论， 尝试对非洲安全问题进行区分， 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其中的逻辑问题， 导致分

类标准不明确。 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尽管没有明确表示运用该理论， 但是在成果

中体现了相似的分类思路。 比如洛伊德·弗戈曼 （Ｌｌｏｙｄ Ｖｏｇｅｌｍａｎ） 等人将南非

针对女性的暴力归因为社会结构不平等，④ 奥斯丁 · 罗兰德森 （ Ｏｙｓｔｅｉｎ
Ｒｏｌａｎｄｓｅｎ） 认为一些东非国家的暴力事件源于对国家权力结构的维护。 这些学

者注意到， 除直接暴力以外， 还存在源于社会结构、 国家体系的间接暴力， 但他

们都没有进一步阐述两种暴力形式的界限和关系， 因此该理论仍需进一步完善。
按问题域分类的学者很多， 而且分类标准不统一， 但其中的问题大致相似。

比如， 王洪一从政治、 军事、 恐怖主义、 治安等领域分析非洲安全， 但是主要讨

论涉及武力性质的暴力， 忽视了由社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间接暴力。 在论述非洲

不安全的原因时， 他认为部分间接暴力如经济压迫、 货币管制引发非洲的武装暴

力， 却没有详细说明两者作用的过程和逻辑。⑤ 再如， 张凯通过国家内部冲突、
军事政变、 气候变异、 恐怖主义 ４ 个方面描述非洲的安全情况。⑥ 其安全分类领

域有所不同， 但也忽视了间接暴力形式并模糊了各暴力类型间的区别与关系。
综合以上对 ３ 种分类方式的简要分析， 可以得出 ３ 点启示。 首先， 按问题域

分类的方法尚无统一的划分标准， 而且目前学界对其鲜有理论性探讨。 而本文的

主要目的是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学理性的非洲安全问题分类理论，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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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问题域分类方法对本文的意义不大， 故不作深入分析。 其次， 有关传统—非传

统安全理论和直接—间接暴力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以这两大理论为基础的

分类运用也比较成熟。 分析评价两大理论的内涵以及对非洲安全问题分类的效

果， 有助于为构建新的非洲安全理论提供经验。 最后， 相较于传统—非传统安全

理论， 直接—间接暴力理论更容易改良。 安全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和平与暴力两个

方面， 构建安全理论要求解释涉及和平与暴力两个方面的概念， 因此涵盖面较

广， 内容复杂。 作为安全理论研究的核心部分， 暴力理论的研究范围相对较小，
有争议的概念也较少， 所以可以从暴力研究入手阐释安全问题。 此外， 直接—间

接暴力理论在暴力研究的基础上关联了和平理论， 避免了纯暴力研究的片面性。
因此， 本文尝试分析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和直接—间接暴力理论在安全问题分

类中的不足， 并借此改良直接—间接暴力理论， 试图达到全面明确地对非洲安全

问题进行分类的目的。

现有安全观分析非洲安全问题的局限性

现有安全观是指过去安全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的总和。 这些理论与方

法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五百年， 包括孔子的 “协和万邦” 思想， 以及柏拉图

《理想国》 中由 ３ 个社会阶级组成国家的构想。 这一时期的安全观被称为 “古典

安全战略思维”①， 其主要形成于学者们对政治统治的探讨， 对于 “什么是安全”
“保护谁的安全” “如何实现安全” 等基础性问题少有专门著述。 直到民族国家

诞生， 现代国家安全概念以及安全研究的轮廓才逐渐清晰， 出现了以国家主权为

核心的传统安全观， 并成为安全研究的主流范式。 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程度加

深， 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趋于多元化、 复杂化， 以国家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安

全观及其安全维护手段暴露出严重缺陷， 而聚焦于贫困问题、 人口问题、 环境问

题等低政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理论不断凸显， 把安全分为 “传统” 与 “非传统”
成为安全理论发展史上的标志。② 被称为 “和平学之父” 的约翰·加尔通提出了

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理论， 将暴力划分为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两种类型。 该理论

一经提出就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并广泛用于分类描述、 分析安全问题。 作为安全

问题分类的主要理论工具，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理论、 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理

论各有优势， 但是在分析非洲的安全问题时两者都存在局限， 不能作为考察非洲

安全问题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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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理论在分析非洲安全问题中的局限性

传统的安全研究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假设和推论为基础， 主要包含 ５ 个

方面的含义。 第一， 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 第二， 国家安全是保卫国家领土、 边

界不受到侵犯； 第三， 国家安全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和政权组织； 第四， 国家安全

是指国家主权不受威胁； 第五， 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而非主观感到安全受威

胁。① 总体而言， 传统的安全研究将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 战略安全， 忽视了国

内的威胁和非军事因素， 过分关注军事工具的作用， 导致过分强调国家安全的军

事内容， 而对历史、 文化、 政治和经济等非军事内容的关注相对较少。②

冷战结束后， 影响安全的非国家因素、 非军事化因素逐渐增多， 安全不再被

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 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化、 社会化和人道化趋

势， 并相应出现了人权安全、 全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概念。③ 此后，
传统—非传统成为安全问题研究的最主要维度之一， 大多数学者都将安全问题分

为传统、 非传统两类进行研究。 但是， 目前非传统安全还不是一个非常清晰、 有

公认定义边界的概念。④ 通过对比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基本内涵， 可以大致

勾勒出非传统安全的界限， 二者的区别主要分为 ４ 个方面 （见表 １）。 第一， 传

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互动或安全问题， 而非传统安全则主要指

向跨国家的安全互动， 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⑤ 第二， 传统安全研究的

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安全互动， 并把国家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着重

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安全挑战， 包括恐怖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 跨国贩毒和

人口走私以及煽动暴力和反人类的邪教组织活动等。⑥ 第三， 传统安全研究侧重

安全议题中的军事安全， 非传统安全则研究非军事安全对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影

响。⑦ 第四， 传统安全致力于保障主权、 领土和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国家安全， 而

非传统安全则将重点转向超越国家差异的社会和人的安全， 以人类维持日常生

活、 价值和免于匮乏、 天灾以及专制迫害为最基本的内容和目的。⑧ 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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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安全问题相对，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点是多国或多层次行为体参与的涉

及社会和人的非军事安全问题。

表 １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别

研究对象 威胁来源 安全议题 安全的标准

传统安全问题 国家行为体 国家行为体 军事安全 国家安全

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国家行为体 非国家行为体 非军事安全 人和社会安全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虽然有很多学者借助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对安全问题进行分类研究， 但实

际上， 一些和平与安全问题， 特别是非洲安全问题很难分得清属于传统安全还是

非传统安全， 具备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特征。① 比如， 非洲的跨界民族问

题， 既有可能成为政治军事方面的传统安全威胁， 又可以被塑造为社会和文化等

方面的非传统安全威胁。② 再如，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马里危机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问题交织的典型。 一方面， 马里危机包含了传统的部族矛盾、 宗教冲突、 分裂主

义、 外部势力的直接军事干涉等； 另一方面， 恐怖主义在马里危机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③ 因此， 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并存的情况下， 单纯以传统—
非传统安全理论进行分类缺乏合理性。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安全概念模糊。 在一些学者看

来， 安全并没有明确定义， 如布赞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弗雷 （Ｄａｎｉｅｌ Ｆｒｅｉ）、 杰维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 等人甚至否认 “安全” 有确切的含义， 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模糊的

象征。④ 还有学者认为， “安全只是思想的外皮， 它所应用的时间和环境不同，
它的色彩和内容就可能截然不同。”⑤ 传统—非传统安全概念建立在安全概念之

上， 因而安全概念模糊会导致传统—非传统安全概念难以界定。 比如， 刘跃进曾

提到， “有些人认为历史上早已存在的要素应属于传统安全， 如国民安全、 经济

安全、 社会安全、 资源安全， 而有些人认为这些要素只有在今天的非传统安全观

中才受到重视， 因而是非传统安全要素。”⑥ 这个例子可以引出两个问题： 一是

安全研究的对象是谁？ 换句话说， 研究谁的安全？ 如果国民、 经济、 社会、 资源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春宇、 张梦颖： 《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１９ 页。
胡洋、 ［尼日利亚］ 拉希德·奥拉吉德： 《行为体视角下非洲跨界族群的安全问题初探》， 《世
界民族》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１２ 页。
贺文萍： 《非洲安全形势特点及中非安全合作新视角》， 《亚非纵横》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４ 页。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ｇｏｌ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０，ｐ. ３.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Ｄ. Ｆｏｓｔｅｒ，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Ｐｏｓｔ －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４，ｐ. ２４.
刘跃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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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都成为安全研究的对象， 那么将导致安全研究的范畴无限扩大， 最后变得

无所不包。 二是判定是否为安全问题的标准是 “发生过”， 还是 “意识到”？ 换

句话说， 是否只有被感知到的威胁才算威胁？ 如果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 建立在

安全概念基础上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定义将继续处于模糊状态。
第二，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关系模糊。 很多学者都认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

安全存在紧密的联系， 但关于如何联系的问题， 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刘学成认

为， “传统安全理论是安全的内涵， 非传统安全理论是实现安全的手段。”① 肯·
布斯 （Ｋｅｎ Ｂｏｏｔｈ） 把非传统安全理论视作对传统安全理论的革命， 进而提出

“非传统安全应该将传统安全对军事层面的关注转向新的、 非传统的社会、 文化

和认同层面的安全研究”②。 迈克尔·尼科尔森认为非传统安全是对安全研究的

再定义， 并提出 “传统安全观念都是强调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后， 新的、 非传统

安全观念应该强调让人民免受暴力的威胁”③。 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关系上

的争论， 意味着无法确定两个概念的解释范畴是否存在交集， 因此也就不可能依

此对安全问题进行分类， 否则就会造成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 的模糊

局面。
第三，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界限的划分不明确。 目前， 学界普遍接受通过

是否涉及军事来区分两者， 即传统安全主要指军事安全， 非传统安全就是非军事

安全。④ 从现实角度讲， 是否涉及军事无法划分两者界限。 比如国际上普遍认为

武器扩散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 但从事武器扩散的主体可以是国家、 组织或个

人， 而且武器扩散显然对国家安全造成军事威胁。 因此， 在某些情况下， 被认为

是非传统安全的领域中也会存在军事因素， 以军事因素来划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界限可能会造成分类错误。

（二） 直接与间接暴力理论在分析非洲安全问题中的局限性

作为安全研究的主要部分之一， 暴力的性质和分类是一些学者探索战争与和

平关系的逻辑起点。 在有关暴力的研究成果中， 约翰·加尔通的直接与间接暴力

理论已成为对非洲安全问题分类的主要标准之一。
１９６９ 年， 约翰·加尔通对 “和平” 一词的含义提出质疑， 认为和平一词已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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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刘学成： 《非传统安全的基本特性及其应对》，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２ 页。
Ｋｅｎ Ｂｏｏｔｈ，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Ｕｔｏｐｉａｎ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６７，Ｎｏ. ３，１９９１，ｐｐ. ５２７ － ５４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ｄ Ｇｌｏｂｅ Ｐｒ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９８，ｐ. １３７.
朱锋： 《 “非传统安全” 解析》， 第 １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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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获得支持和共识的工具， 任何政策都可以与实现和平有关， “这一现象虽然

可以带来政治团结， 但对于学术研究， 概念的模糊性是致命的。”① 于是， 他尝

试对和平的含义进行学理性分析， 以 “和平是暴力的缺席” 作为前提假定， 把

对暴力的定义作为逻辑起点， 构建了直接—间接暴力理论。
约翰·加尔通把暴力定义为： 当人受到影响， 以致躯体和精神的 “实际水

平” 低于 “潜在水平” 时， 则暴力存在。② “实际水平” 是暴力客体实际享有的

躯体、 精神利益水平； “潜在水平” 是暴力客体应该享有的躯体、 精神利益水

平。 暴力存在的依据就是 “实际水平” 小于 “潜在水平”； 反之， “实际水平”
大于或等于 “潜在水平” 则暴力不存在。 根据施暴主体， 暴力可分为两类： 一

是行为体直接实施暴力， 即直接暴力； 二是没有行为体直接实施暴力， 即间接暴

力。 两类暴力中， 约翰·加尔通重点解释了间接暴力， 认为间接暴力就是我们平

时所说的社会不公， 如自然资源分配不均、 收入分配不均、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等。 通过例子可以说明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的区别： 假设某人在不应挨饿的情况

下面临饥饿， 由于他的 “实际水平” 低于 “潜在水平”， 所以可以认定他正在遭

受暴力。 如果军事袭击导致他无法果腹， 那么在该暴力中存在明显的施暴主体，
所以依据相关定义可以确定他正遭受直接暴力。 如果世界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他

无法获得应得的食物， 那么在该暴力中没有明确的施暴主体， 所以可将此暴力定

义为间接暴力。
约翰·加尔通认为， 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 “世界上无

时无刻不发生暴力， 但在第一次枪杀、 抢劫、 袭击之前世界上依然存在一种暴

力， 那就是间接暴力。”③ 换言之， 现有的直接暴力形式， 如枪杀、 抢劫、 袭击，
有可能由间接暴力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引起。 但是， 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的关系

似乎仍不明确。 既然前者可能由后者引起， 那么如何确保两种暴力的独立性？ 对

此， 加尔通作出回应： 第一， 除主体外， 区分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的另一标准是

暴力发生的原因而非形式； 第二， 间接暴力与直接暴力都可以独立存在， 并且在

某些条件下 “潜在的” 直接暴力可以转化为间接暴力。
加尔通从 “和平是暴力的缺失” 这一假定出发， 通过研究暴力的分类， 推

导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的定义， 将人们的目光引向避免间接暴力与实现积极的

和平， 为暴力与和平研究作出巨大贡献。 但是， 深入分析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的

定义与区别， 不难发现该理论还需进一步完善。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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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 ６，Ｎ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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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ｐ. １６７ －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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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对于暴力的定义不够明确。 加尔通在对暴力的定义中解释了什么是

“实际水平” 和 “潜在水平”， 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论证如何衡量 “潜在水平”。 如

果不明确衡量 “潜在水平” 的标准， 就无法确定是否存在暴力。 比如， 假设因

自然灾害某国人民全体陷入饥荒， 在此背景下， 如果以该国人民的平均粮食占有

量来衡量 “潜在水平”， 那么尽管人们正在挨饿， 但并没有遭受暴力。 这是因

为， 自然灾害极大地拉低了该国人民的平均粮食占有量， 致使该国人民的 “潜在

水平” 就是挨饿。 所以当他们挨饿时， “实际水平” 等于 “潜在水平”， 暴力并

不存在。 但是， 如果以全世界人民的平均粮食占有量来衡量该国人民的 “潜在水

平”， 面临饥荒的人一定遭受了暴力。
其次， 间接暴力是否存在施暴主体？ 针对这一问题， 加尔通的论述有些自相

矛盾。 一方面， 他认为间接暴力源自社会结构不合理、 制度不公平， 而社会结构

和制度并不能被视作施暴主体， 所以间接暴力没有施暴主体； 另一方面， 他也不

否认， 一些国家建立了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致使其他国家遭受间接暴

力。 如果前面的论述成立， 那么后面论述中的国家就不能被视为施暴主体， 但是

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由国家建立的， 这些国家不是施暴者又是什么呢？
对于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暴力， 国内有学者进行了一些研究，①但

许多相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例如， 一些非洲国家， 特别是在相对落后的非

洲乡村地区存在残疾人受歧视现象， 他们很难平等地接受教育、 医疗等基本的公

共服务， 也很难找到工作。 毫无疑问， 残疾人受歧视属于间接暴力， 而施暴者并

不是国家。 这些国家并没有倡导或鼓励歧视残疾人， 相反还尝试通过立法保护残

疾人的基本权利。 针对残疾人的间接暴力主要来源于地区社会文化， 一些人将残

疾人视为 “厄运的象征”， 并拒绝与他们沟通或提供任何服务， 所以施暴者可能

是某个学校的老师、 医院的护士或者商店的老板等个人或组织。 由此可见， 间接

暴力的施暴主体也可以分为国家、 非国家行为体两类。
再次， 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的关系不明确。 加尔通认为， 等级制社会建立起

来后， 一定会运用 “潜在的” 直接暴力维护社会结构。 简言之， 在等级制社会

中， 掌权者会利用镇压、 拘禁、 逮捕等方式施行间接暴力。 那么问题是， “潜在

的” 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是什么关系？ 前者是否会转化为后者？ 无法清楚地回答

这两个问题， 就不能厘清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的概念边界。 实际上， 加尔通的区

分标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很大问题， 因为实践中实施暴力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
暴力往往并非由单一因素导致。 比如某位男性对其妻子实施家暴， 直观地看家暴

·３３·

① 张春： 《非结构性暴力增生与非洲动荡的常态化》，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 第 ４４—
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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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男性实施的直接暴力， 但是家暴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

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家暴也可以被视为间接暴力。
总之， 基于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理论、 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理论的论述

与评价， 不难发现两者都无法清晰明确地区分当前非洲存在的安全问题。 因此，
笔者尝试构建非洲二维安全观， 完善非洲安全问题的分类， 进而深化非洲安全问

题研究。

非洲二维安全观的界定及内涵

本文所称的二维安全观是指以国家参与情况和暴力类型作为考察非洲安全的

两个维度， 通过二者的排列组合划分非洲安全类型的一种方法。
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间接暴力， 都存在两类施暴主体即国家和非国家行

为体， 据此可以推理出四种组合 （见图 １） 。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可以解

释为 “施暴者或暴力受体中至少有一方为国家的武装暴力” ； 无国家参与的

直接暴力是 “施暴者或暴力受体中都没有国家行为体的武装暴力” ； 有国家

参与的间接暴力为 “施暴者或暴力受体中至少有一方为国家的非武装暴

力” ； 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为 “施暴者或暴力受体中都没有国家行为体的

非武装暴力” 。

图 １　 非洲安全问题分类框架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首先， 直接与间接暴力的区别包括施暴形式、 稳定性和伤害程度。 第一， 直

接暴力的施暴形式是直接使用武力， 而间接暴力是源于不公平社会结构的非武力

施暴。 第二， 间接暴力的稳定性高于直接暴力。① 第三， 一般而言， 短期内直接

暴力对受体的伤害程度高于间接暴力； 而间接暴力对受体的伤害主要是阻碍其获

·４３·

① 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ｐ. １６７ －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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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资源或剥夺其获取资源的能力。 比如， 当某一集团或阶级垄断了资源并用于利

己时， 其他人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就被削弱。 相较于间接暴力， 直接暴力不仅可

以迅速剥夺受体获取资源的能力， 还会摧毁其自保的能力， 甚至直接消灭受体。
因此， 从短期来看直接暴力可能会对受体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但是从长期来看则

很难确定哪种暴力的伤害程度更高。 以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灾难和伤害为例，
殖民主义既有直接暴力———坚船利炮、 武力镇压和残酷刑罚等， 也有间接暴力———
经济剥削、 文化侵略、 思想控制等。 在非洲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之后， 殖民主

义的直接暴力统治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其全方位的间接暴力危害依然长期存在。
“殖民主义给非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是非洲大陆至今仍然贫穷落后的根源。”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 来自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间接暴力的危害持续更久

远， 影响更广泛。
其次， 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可以同时存在。 虽然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本质上

是相互区别的， 但是施暴者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同时运用两者。 比如， 在战争时

某国既可以通过武力直接打击对方， 也可以通过贸易制裁、 能源制裁等间接方式

削弱对方获得资源的能力。 再如， 统治者一方面塑造了一系列有利于权力统治的

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命令武装部队镇压反抗者。 前者没有使用武力， 是间接暴

力， 而后者使用了武力， 是直接暴力， 两种暴力同时存在。 对非洲国家而言， 一

方面它们长期遭受外部干预， 深受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侵害， 难以完全实现自主

和平与安全； 另一方面各国普遍存在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 宗教争端、 党派矛盾

等， 政权更迭、 政局动荡时有发生， 各种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彼此交织， 使国家

稳定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再次， 有无国家参与的暴力在性质上存在差别。 国内系统不是自助体系， 公

共机构必须为公民安全负责。② 有效的政府垄断了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 即公共

机构被组织起来， 以防止和对抗私自使用武力。 因此， 当一国范围内出现暴力

时， 政府应发挥社会管理职能消灭暴力。 比如， 当非正式武装团体间爆发冲突

时， 为避免冲突升级， 政府应积极介入， 改变无国家参与的状态， 从而管控冲突

和暴力。 然而， 由于一些非洲国家缺乏治理能力和意愿， 产生了大量无国家参与

的暴力， 即 “弱国家” 现象。 弱国家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管理国内社

会， 实现民族国家内部和平。③ 在前殖民时代， 非洲就已存在弱国家现象。 因

为没有明确的国家边界， 距离首都较远的族群同时效忠于多个政治领导人， 所

·５３·

①

②
③

吴传华、 贺杨、 卫白鸽： 《习近平新时代中非合作观： 时代背景、 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７１ 页。
［美］ 肯尼斯·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 信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１３７ 页。
卢静、 曲博主编： 《当前国际安全体系转型》，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２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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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央政府难以治理这些流动性极高的人口。 殖民时期， 殖民者不顾非洲实际

情况划定了非洲的 “主观边界”， 导致辐射能力有限、 治理水平不足的非洲国

家政府难以有效管理领土， 出现了很多政府治理边缘地区， 为无国家参与的暴

力提供了土壤。 随着非洲国家实现独立， 以及非洲一体化水平提高， 政府治理

边缘地区已逐渐减少， 但是一些非洲国家治理水平仍有待提升， 并且殖民时期

遗留的政治机构虚弱、 跨界民族等问题加剧了非洲安全治理难度。 因此， 目前

非洲 “弱国家” 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管控 “弱国家” 导致的无国家参与的暴

力迫在眉睫。
作为一种非洲安全问题分析框架， 非洲二维安全观试图突破现有安全观的局

限， 尝试解决非洲安全问题分类存在的概念边界模糊、 解释力度不足及研究对象

不明确的问题， 从而为非洲安全问题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为非洲安全问题解决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非洲二维安全观的实践验证

本部分将运用非洲二维安全观分析近年来非洲安全形势与发展趋势。 首先，
依据有无国家参与和有无使用武力两个维度将非洲发生的暴力事件分为 ４ 个类

型， 即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

力、 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 其次， 通过统计死亡人数， 评估直接暴力的危害程

度及发展趋势； 根据媒体报道情况， 总结影响力较大的间接暴力事件并分析此类

暴力的发展趋势。 再次， 分别评价非洲 ４ 种暴力类型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并尝试

给出应对之策。

（一）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统计， 非洲有国

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数量远高于其他大洲。 ２０２１ 年非洲共发生了 ４０ 起有国家参与

的直接暴力事件， 而其他大洲均不超过 ２０ 起。 这 ４０ 起暴力事件涉及 ２１ 个国家，
其中有 ４ 个国家 （坦桑尼亚、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和摩洛哥） 在此类暴力中连

续 ３ 年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死亡人数低于 ５０ 人， 因为影响较小而不作重点分析。①

在其余 １７ 个国家中， 有 ８ 个国家近年因此类暴力事件死亡人数飙升 （见表 ２）。
这些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事件大体分为 ３ 类。

·６３·

①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ｔｔｐｓ： ／ ／ ｕｃｄｐ. ｕｕ. ｓ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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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死亡人数 （单位： 人）

布基纳法索 中非共和国 乍得 刚果 （金） 埃塞俄比亚 马里 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

２０１９ ５３２ ６３ １４６ ８７５ １４６ ６０３ ２９２ １３５２

２０２０ ６８７ ８１ １９６ １３１２ ３５６３ ８０６ １０４７ ２０４４

２０２１ １０１６ ９５１ ４８７ １１６３ １１８２２ ７６６ ７３６ ２０１８

　 　 资料来源：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ｔｔｐｓ： ／ ／ ｕｃｄｐ. ｕｕ. ｓ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６，２０２３.

第一， 国家与恐怖组织间冲突主要集中在萨赫勒地区， 死亡人数增幅最大。
近年来， 与有关国家直接冲突较多的恐怖组织为 “伊斯兰国” （ＩＳＩＳ） 和 “支持

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ＪＮＩＭ）。 首先， 大规模反恐行动已大幅削弱了萨赫勒地

区 “伊斯兰国” 的力量， 但其依然是该地区最活跃的恐怖组织， 并持续与多国

政府军爆发激烈冲突。 ２０２０ 年， 尼日尔共有 ５１４ 人死于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主要是 “伊斯兰国” 与尼日尔政府军的冲突。 同年， 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的此

类暴力事件急剧增加， 莫桑比克政府军与 “伊斯兰国” 的冲突造成 ９３７ 人死亡，
同比增长 ３. ８２ 倍。 后来在非洲国家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合作打击下， “伊斯兰

国” 在非洲已基本丧失大规模进攻能力。 其次， 布基纳法索政府、 马里政府与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 仅 ２０２１ 年， 布基纳法索政

府和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的冲突就造成 ８３６ 人死亡。 同时， 虽然马里

政府和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的冲突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较少， 但数量仍

在上升，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平均增长率高于 ２０％ 。
第二， 中央政府与地方分离主义武装之间的冲突集中发生于个别地区， 如埃

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地区、 安哥拉的卡宾达地区。 在提格雷地区，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与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间的冲突爆发后，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

暴力导致死亡人数迅速增长， 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５９６ 人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８７８７ 人， 提格

雷冲突成为埃塞俄比亚动荡的主要原因。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提格雷武装和埃塞俄比

亚联邦政府达成永久停火协议。 在安哥拉卡宾达地区， 卡宾达飞地解放阵线—蒂

亚戈·恩齐塔派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ｏｆ Ｃａｂｉｎｄａ － Ｔｉａｇｏ Ｎｚｉｔａ
ｆａｃｔｉｏｎ，ＦＬＥＣ － ＦＡＣ － ＴＮ） 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较为活跃， 与安哥拉政府的冲突共造

成超过 ５０ 人死亡。 由于数据缺失， ２０２１ 年该分离组织的活动状况暂不清楚， 但

从安哥拉政府多次进攻与刚果 （金） 的交界地区可以判断， 该组织依然活跃。
第三， 与以上两类冲突相比， 政府与反政府武装间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较

少， 但延续时间更长。 此类冲突集中爆发于刚果 （金）、 乍得以及中非共和国。
刚果 （金） 有 ３ 类地方武装团体比较活跃， 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包括玛伊—玛

伊民兵团体、 Ｍ２３ 反叛组织、 变革运动集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ＭＣ）。 玛伊—玛伊民兵团体主要指以社区为基础的民兵团体， 其中相对活跃的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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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组织有争取自由和主权刚果爱国联盟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ｔｒｉｏｔｓ ｆｏｒ ａ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ｏｎｇｏ，ＡＰＣＬＳ）、 刚果人民争取主权全国联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ｏ，ＣＮＰＳ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这两大武装组织与

刚果 （金） 政府爆发了多场冲突， 共造成 ４４７ 人死亡。 但到后来， 争取自由和

主权刚果爱国联盟转而与政府进行合作， 共同打击 Ｍ２３ 反叛组织。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Ｍ２３ 反叛组织发动大规模袭击， 占领了多个边境城市。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在东

非共同体的调解下， Ｍ２３ 反叛组织与刚果 （金） 政府达成 《罗安达停火协议》，
但双方能否遵守该协议还需继续观察。 变革运动集体是由胡图族中恩雅图拉

（Ｎｙａｔｕｒａ） 派别组建的联盟武装，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该武装派别与刚果 （金） 政府

的冲突共造成两百多人死亡。
在乍得， 反叛组织拯救共和国军事指挥委员会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ＣＭＳＲ） 与乍得变革与和谐阵线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ｏｒｄ ｉｎ Ｃｈａｄ，ＦＡＣＴ） 相互支持， 力图推翻乍得政府。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乍得

变革与和谐阵线在乍得总统选举当天发动突然袭击， 与政府军在卡奈姆地区爆发

激烈冲突， 导致 ３００ 名叛军和 ２５ 名政府军死亡， 时任乍得总统伊德利斯·代比

因受重伤身亡。
在中非共和国， ６ 个反叛组织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宣布团结在中非共和国和平联

盟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ＵＰＣ） 的旗帜下。① ２０２１ 年，
中非共和国政府军与叛军之间的冲突共导致 ９００ 多人死亡。

在其余 ９ 个国家中， 利比亚、 埃及和苏丹因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死亡人数

明显下降 （见图 ２）。 利比亚呈现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交战双方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签署了 《利比亚所有地区永久停火协议》， 这被称为 “利比亚和平与稳定的重

要转折点”②。 埃及则主要得益于近几年的反恐行动， 自 “西奈行动 ２０１８” 之后， 埃

及政府多次组织针对 “伊斯兰国” 的大型攻势。 ２０２０ 年， 西奈半岛部落武装加入政

府军进一步增强了埃及的反恐力量。 到 ２０２１ 年， “伊斯兰国” 在该地区的实力大幅减

弱， 与埃及政府间的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 ２０１９ 年以来的最低点。
苏丹军事政变结束是造成此类暴力死亡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８ 年末苏

·８３·

①

②

６ 个反叛组织分别是： 中非共和国和平联盟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中非共和国爱国运动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中
非共和国文艺复兴人民阵线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反巴拉卡姆卡姆 （ ａｎｔｉ － Ｂａｌａｋａ Ｍｏｋｏｍ）、 反巴拉卡恩噶索呐 （ ａｎｔｉ － Ｂａｌａｋａ
Ｎｇａｉｓｓｏｎａ）。
“Ｌｉｂｙ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２０２０，”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ｗｏｒｌｄ ／ ｗａｒ ／
ｌｉｂｙａ － ｃｉｖｉｌ － ｗａｒ － ２０２０.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５，２０２３.



国家与暴力： 非洲二维安全观构建探析

丹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 巴希尔政府强行镇压。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苏丹部分高级将

领及普通官兵倒戈， 组织发动军事政变。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巴希尔政府被推翻， 苏

丹进入政治转型期。 同年 ８ 月， 苏丹各派政治力量达成 《政治和宪法宣言》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建立了过渡期主权委员会， 并与部

分反对派武装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签署了最终和平协议， 即 《朱巴和平协议》。①

苏丹国内政治局势趋稳，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事件大幅下降。 但是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苏丹军方扣押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等反对党派官员， 解散过渡权力机构，
引起大规模反抗， 导致 ２０２１ 年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死亡人数有所回升。 由于苏

丹各政治力量间的利益分歧， 该国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发展趋势尚不明朗。

图 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利比亚、 埃及、 苏丹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ｔｔｐｓ： ／ ／ ｕｃｄｐ. ｕｕ. ｓ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２３.

其余 ６ 个国家死亡人数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内保持平稳，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索

马里。 索马里 “青年党” 在该地区十分活跃， 经常对政治目标进行自杀式袭击。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索马里 “青年党” 与政府之间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

１９１０ 人和 １９０１ 人。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美国从索马里撤出 ７００ 名美军， 同时减少了对

索马里 “青年党” 的空袭后， ２０２１ 年索马里 “青年党” 与政府之间冲突造成的死

亡人数有小幅上升， 达 ２１１９ 人。 ２０２２ 年索马里 “青年党” 更加活跃， 发动多次爆

炸式袭击。② 为应对这一不安全形势， 美国加强了对索马里 “青年党” 的空袭，③

·９３·

①

②

③

涂龙德： 《苏丹过渡期政治转型的三大趋势述评》，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５５—１５６ 页。
《索马里发生两起爆炸袭击至少 ４８ 人死亡》，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５６１２０６２. ｈｔｍ，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５ 日； 《索马里首都一酒店遭恐袭致 ２１ 人死亡 １１７
人受伤》，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２１ ／ ｃ＿１１２８９３３７５２. ｈｔｍ，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５ 日； 《索马里首都两起爆炸袭击已致 １００ 人死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２ －１０ ／ ３０ ／ ｃ＿１１２９０８８５３４.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
“ＵＳ Ａｉｒ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ｕｐ ３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ｓｈａｂｅｌｌｅ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 ／ ｕｓ － ａｉｒ －
ｓｔｒｉｋｅｓ － ｉｎ － ｓｏｍａｌｉａ － ｕｐ － ３０ －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ｉｎ － ２０２２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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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政府也宣布对 “青年党” 发起 “全面战争”。 目前， 索马里 “青年党” 势

力遭到严重打击， 已从多地撤出。①

（二） 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见
表 ３）， 从这个角度讲， 前者的安全威胁更大。 但实际上， 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

力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往往更多， 比如 ２０２１ 年布基纳法索无国家参与的暴力造

成 ４２９ 人死亡， 其中平民 ３４７ 人； 而有国家参与的暴力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仅为

１０ 人。 再如 ２０２１ 年中非共和国无国家参与的暴力造成 １２９ 人死亡， 全部为平民；
而有国家参与的暴力造成 ９５１ 人死亡， 其中平民 ２５ 人。 可见， 平民是无国家参

与的直接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表 ３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非洲两类直接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对比 （单位： 人）

年份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８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３０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７００

　 　 资料来源：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ｔｔｐｓ： ／ ／ ｕｃｄｐ. ｕｕ. ｓ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５，２０２３.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共有 ２２ 个非洲国家存在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其中有 ７
个国家 （布隆迪、 埃及、 吉布提、 几内亚、 南非、 坦桑尼亚、 乌干达） 每年死

亡人数低于 ５０ 人。 其余 １５ 个国家中大致存在 ３ 种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恐怖

组织间及其对平民的暴力、 民族冲突、 反政府组织间冲突。
第一， 恐怖组织间及其对平民的暴力造成死亡人数最多。 自 ２０１４ 年 “伊斯

兰国” 宣布脱离 “基地” 组织并自立门户后， 不断谋求自身扩张和发展， 不可

避免地与 “基地” 组织形成战略竞争态势。② 这种竞争在非洲主要表现为两大恐

怖组织分支间的冲突与博弈。 ２０１９ 年以前， 萨赫勒地区的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ＩＳＧＳ）③与效忠 “基地” 组织的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保持非常微妙的

关系， 曾被称为 “萨赫勒例外”。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效忠 “基地” 组织时曾

多次与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并肩作战， 建立了一定程度的 “战斗友

谊”。 与其他 “伊斯兰国” 分支和 “基地” 组织分支间针锋相对的关系不同，

·０４·

①

②

③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Ｏｌａｄ Ｈａｓｓａｎ，“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ｌ － Ｓｈａｂａｂ’ｓ Ｇｒｉｐ ｏ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Ｌｏｏｓｅｎ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２３０１２９００６７.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０，２０２３.
刘乐： 《 “伊斯兰国” 组织与 “基地” 组织关系探析》，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９ 页。
该组织曾属于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的分支， 从中分裂后效忠于 “伊斯兰国” 西
非省， 因此该组织既与 “基地” 组织保持密切关系， 又向 “伊斯兰国” 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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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加入 “伊斯兰国” 之后， 一直与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

织” 保持较为和平的关系。 但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两组织因争夺势力范围在马里、
布基纳法索等萨赫勒地区爆发多次冲突， 共造成 ５０４ 人死亡。

此外， “伊斯兰国” 和 “基地” 组织还通过恐怖袭击制造恐怖效应， 并以此

提升声誉。① 尤其是 “伊斯兰国” 宣称， “通过暴力重新清洗已经被异化的伊斯

兰世界。”② 该组织在非洲发动的恐怖袭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死

亡人数分别为 ９５４ 人、 ２２３５ 人和 ２４９４ 人。 ２０１９ 年以后， “伊斯兰国” 势力扩展

至刚果 （金） 和莫桑比克。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刚果 （金） 是 “伊斯兰国” 杀害平

民最多的国家， 尤其是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刚果 （金） “民主力量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ＤＦ） 宣誓效忠 “伊斯兰国” 之后， 针对平民的袭击陡然增

加。 据统计，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伊斯兰国” 在刚果 （金） 共杀害平民 ２６８４ 人。
第二， 尼日利亚、 苏丹民族冲突逐渐升级。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尼日利亚富拉尼

人与多个民族爆发冲突 （见表 ４）。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与富拉尼人爆发冲突的

民族数量逐年减少， 但死亡人数却在增加， 这证明有些冲突的烈度上升。 其中，
富拉尼人与提夫人 （Ｔｉｖ） 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 ２０２１ 年造成 ２８４ 人死亡， 是

２０１９ 年双方冲突死亡人数的 ２０ 倍。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苏丹因不同民族之间冲突造

成的死亡人数也在连年增加 （见表 ５）。

表 ４　 尼日利亚富拉尼族与其他民族冲突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与富拉尼族爆发冲突的民族数量 （个） ９ ８ ５

死亡人数 （人） ２４２ ３１３ ４６０

　 　 资料来源：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ｔｔｐｓ： ／ ／ ｕｃｄｐ. ｕｕ. ｓ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３，２０２３.

表 ５　 苏丹民族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 （单位： 人）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马萨利特人—阿拉伯人 ０ ３ ４１２

马萨利特人—富拉尼人 ０ ４７ １１

马萨利特人—马哈里亚人 ０ ８４ ０

努巴人—贝尼阿米尔人 ８５ ８３ ５７

努巴人—哈瓦兹马 ０ ０ ２６

富拉尼人—里扎伊人 ２４２ ４０ ７０

富拉尼人—泰莎人 ０ ０ ４８

·１４·

①
②

刘乐： 《 “伊斯兰国” 组织与 “基地” 组织关系探析》， 第 ３３ 页。
王晋： 《 “伊斯兰国” 与恐怖主义的变形》，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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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福拉人—尼维巴人 ２７ ０ ０

米赛里亚人—恩戈克丁卡人 １４ ５１ １４

米赛里亚人—阿拉伯人 ０ ０ ８５
苏丹解放运动努尔派—
苏丹解放运动米纳维派

６７ ２０１ ０

总计 ４３５ ５０９ ７２３

　 　 资料来源：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ｔｔｐｓ： ／ ／ ｕｃｄｐ. ｕｕ. ｓ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６，２０２３．

第三， 中非共和国反政府组织间的冲突正逐渐扩大。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中非共和

国政府与 １４ 个反政府组织签署和平协议， 但是政府仅控制该国 １ ／ ３ 的领土， 其余

领土的控制权由数百个武装组织相互争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中非共和国反叛武装中

非复兴人民阵线 （Ｆｒｏ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Ｃｅｎｔｒａｆｒｉｑｕｅ，ＦＰＲＣ） 与中

非争取正义解放者运动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ＭＬＣＪ）
反目， 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势力范围争夺。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还与中非复兴爱国联

盟 （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ｎｔ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ｑｕｅ ｐｏｕｒ ｌｅ Ｒｅｎｏｕｖｅａｕ ｄｅ ｌａ Ｃｅｎｔｒａｆｒｉｑｕｅ，ＲＰＲＣ） 在恩德

莱 （Ｎ’Ｄéｌé） 地区爆发激烈战斗， 最终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夺取该城市。 此后， 中

非复兴爱国联盟与中非争取正义解放者运动联手袭击恩德莱， 造成 ３７ 名平民死

亡。① 持续了两年的中非共和国反政府组织混战造成许多战斗人员和平民死亡。
综合来看 ３ 种非洲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发展情况。 首先， 尽管近年来非洲

地区开展了多场高强度的多边反恐行动， 也摧毁了很多恐怖组织的基地和据点，
但总体上看， 因恐怖袭击导致的平民死亡数量还在增加， 非洲的反恐局势正变得

更加复杂。 越来越多的非洲本土武装宣誓效忠 “伊斯兰国”， 使本土武装间关

系、 国际恐怖组织间关系缠绕交织， 增加了未来恐怖组织发展态势的不确定性。
因此， 未来一段时间， 恐怖主义组织特别是 “伊斯兰国” 在非洲的发展趋势值

得关注。 其次， 近年来非洲民族冲突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人员死亡， 总体趋势平

稳， 但是尼日利亚、 苏丹的民族冲突有扩大趋势， 需要特别关注。 再次， 总体

上， 近年来反政府组织间的冲突烈度较低， 但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与中非争取正义

解放者运动间的冲突需要给予关注， 防止继续发酵。

（三） 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

间接暴力具有隐性特征， 很难通过量化的方法判断其发展趋势。 因此， 笔者

·２４·

①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ｏ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ｇｅｏｎｏｗ.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ｗｈｏ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ｔｈ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２１.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０，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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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近一年内关于非洲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 并依据这些材料分析当下非洲

可能存在的间接暴力趋势。
第一， 部分地区冲突后的次生暴力。 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冲突后的次生暴

力对人民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尽管埃塞俄比亚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已达成

停火协议， 但是仍有大量难民流离失所， 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及保护。 据统计，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至今已有 １０ 万多埃塞俄比亚人丧失家园， 并面临严重的医疗、 教育、
水资源短缺。① 在提格雷地区， 约有 ３７％的 ５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 其中有 ４％
为重度营养不良。 中非共和国长期内战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多年冲突和不

稳定摧毁了政府机构和基础设施， 使数百万人无法获得清洁水、 医疗保健和食

物， 还导致约 １１０ 万人无家可归。 １ ／ ３ 的儿童无法接受教育， 其中有 １. ４ 万名儿

童被招募为童子军。 此类暴力还存在于刚果 （金）、 乍得等战乱地区， 一些人道

主义救援组织已对此积极干预， 力图减轻次生暴力带来的进一步伤亡。
第二， 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间接暴力。 在非洲国家， 一些职业的薪

资待遇非常低， 比如安哥拉警察的住房条件较为恶劣， 数千名警察被迫住在建于

殖民时期的军营里， 还有部分警察居住在用厕所改装的宿舍中。② 再如， １９９９ 年

以来， 尼日利亚教师因工资待遇低已经举行了 １７ 次大罢工， 最近一次大罢工始

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此次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尼日利亚学校基础设施极为破旧， 教师

薪水和科研经费短缺严重， 而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还计划建立 ６３ 所新大学以彰

显政绩。 尼日利亚教师提出停止罢工的条件是， 重新谈判关于教师工作条件的协

议， 拨付大学振兴基金， 解决教师工资差异问题， 资助州立大学。③

第三， 大量移民没有身份证明带来间接暴力。 在利比里亚， 很多第二代难民

没有出生证明， 这让他们变成无国籍者。 依照法律， 没有国籍的人不能接受教

育， 也不能办理护照。 在南非， 宪法规定每个儿童从出生起就有权获得姓名和国

籍， 但许多移民南非的莫桑比克人无法办理身份证。 这导致很多人尽管考取了大

学， 也无法攻读大学学位。

（四） 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

社会性歧视是当前非洲面临的最普遍的暴力形式之一。 社会性歧视是指针对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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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社会群体的不公平、 不合理、 排斥性的社会行为或制度安排。 作为一种社会行

为， 个人或某一群体针对某类人的社会性歧视属于无国家参与的暴力。 作为一种制度

安排， 社会性歧视的施暴者可能是国家， 属于有国家参与的暴力。 社会性歧视的施暴

方式可以是直接的， 也可以是间接的。 比如， 卢旺达大屠杀就属于社会性歧视中的直

接暴力； 个别非洲学校禁止残疾人入学就属于社会性歧视中的间接暴力。 本节主要探

讨非洲社会性歧视中的间接暴力行为， 包括女性歧视、 残疾人歧视等。
在一些非洲国家， 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 她们正遭遇着系统性的社会暴力。

首先， 非洲女性普遍早婚早育， 甚至在其未成年时就被要求嫁人。 根据真实故事

改编的电影 《沙漠之花》 就介绍了索马里黑人模特华莉丝·迪里在 １２ 岁时被迫

嫁给一名 ６０ 岁的男子。 虽然该事件发生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但是强迫女童早婚

早育的情况在非洲一些地方依然存在。 据人口基金组织统计，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纳

米比亚共发生 ５４００ 起童婚， 有 ３. ６％的母亲小于 １５ 岁。① ２０２１ 年马拉维曼戈奇

地区有超过一半的女孩在 １８ 岁以前结婚。② 其次， 早婚早育剥夺了大多数女性接

受教育的权利。 很多年轻的妈妈想要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但大多被其父母、 丈夫

以女性不需要教育为由阻拦。③ 在一些冲突地区， 接受教育对女性来说更是奢望。
由于西部地区分离主义冲突以及博科圣地恐怖主义袭击， 喀麦隆已有近 １００ 万儿

童辍学， 特别是女孩被恐怖分子要求禁止上学。④ 最后， 割礼夺走了很多年轻女

性的幸福甚至是生命。 在索马里、 苏丹等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国家， 女性割礼的

现象较为普遍。 割礼是男性统治下的女性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女孩子们之所以要

经受这种巨大痛苦多数是被迫的， 是出自男人对女子贞节的需要。⑤ 割礼手术既

摧残了女性的性功能， 又危害了她们的健康。 这一习俗至今还在非洲地区流行，
但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关注该问题， 已有非洲国家立法禁止割礼行为。

在许多非洲国家， 尤其是西非国家， 残疾人受歧视现象较为严重。 残疾儿童

会被赶出公立普通学校， 并被迫转入特殊学校。 他们不但无法上学， 而且很难生

存下来。 因为残疾被视为 “上帝的惩罚”， 所以他们经常遭到歧视和辱骂。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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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各国都承诺批准 《儿童权利公约》 和 《残疾人权利公约》 等联合国条约，
但是残疾儿童的权利仍不被非洲各国重视。①

除社会歧视外， 弱国家现象也会导致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 一些非洲国家

治理能力羸弱， 法律和社会秩序失效， 致使违法犯罪活动猖獗， 但是政府对此无

能为力。 比如， 非法贸易是非洲广泛存在的间接暴力之一。 非洲每年因非法捕捞

活动而损失约 １１２ 亿美元的收入，② 石油黑市和假冒产品为恐怖组织进行非法活

动提供了资金和资源， 伪造的药物致使许多人死亡。③ 在过去十年中， 象牙升值

导致东非大象数量减少了近 ５０％ 。④ 南非颁布烟草销售禁令期间， 非法贸易犯罪

迅速上升。⑤ 由非法贸易导致的间接暴力在非洲有增无减。

结　 论

基于有无国家参与、 直接—间接暴力两个维度建立的非洲二维安全观， 基本

上可以比较全面地描述大部分非洲安全问题， 弥补了现有安全理论对安全问题进

行分类时模糊、 交织的缺陷， 通过非洲二维安全观分析非洲近年来的安全问题及

趋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非洲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发展情况有 ３ 种， 即暴力水平提升、 暴力水平

下降以及平稳发展。 暴力水平提升的事件大致为 ３ 类。 一是国家与恐怖组织间冲突导

致死亡人数增幅较大， 特别是与 “伊斯兰国”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间的冲突

最为激烈。 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分离主义武装间的冲突集中爆发于提格雷地区和卡宾

达地区。 目前， 埃塞俄比亚与提人阵之间已经实现停火， 而安哥拉政府与卡宾达飞地

解放阵线—蒂亚戈·恩齐塔派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 三是政府与反对派武装间暴力主

要爆发于刚果 （金）、 乍得和中非共和国， 其中刚果 （金）、 乍得都已取得一定的和

平进展， 而中非共和国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 暴力水平明显下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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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利比亚、 埃及和苏丹， 但这 ３ 个国家未来依然有可能再次爆发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

力， 特别是苏丹和利比亚， 由于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分歧依然存在， 很可能再次将政府

卷入冲突之中。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索马里暴力水平发展平稳， 但随着 ２０２２ 年大规模反恐

行动的开展， 此类暴力程度有显著提高。
第二， 在非洲， 相较于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造成的平

民死亡数量最多， 其中恐怖组织是最主要的暴力来源。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本土恐怖

组织效忠于 “伊斯兰国”、 “基地” 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 非洲地区与全球恐怖主义

发展态势相关联， 既激化了非洲地区恐怖组织间的竞争， 又增加了恐怖袭击的范围与

次数， 而这些恐怖行为严重威胁着平民的生命安全。 此外， 苏丹和尼日利亚民族冲

突、 中非共和国反政府组织间的冲突都有逐渐升级的趋势， 需要给予关注。
第三， 非洲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中， 部分地区冲突后的次生暴力最值得关

注， 比如提格雷、 刚果 （金） 东部、 乍得等。 此外， 由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分

配制度造成的一些职业薪资水平低以及大量无国籍难民问题需要妥善解决。
第四， 非洲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中， 社会性歧视比较普遍。 歧视残疾人、

白化病患者、 女性等群体的新闻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 解决好此类问题不仅有利

于提升国民整体生活水平， 还有利于体现国家治理能力， 塑造良好形象。 未来非

洲国家需提升治理能力与意识， 避免无政府参与的暴力事件发生。
非洲各国应合理利用直接暴力实现地区和平， 即通过武力达到止暴治乱、 维

护政治稳定的目的。 比如近年来布基纳法索、 马里等萨赫勒地区国家发起的反恐

行动， 刚果 （金） 政府对 Ｍ２３ 反叛组织等的打击， 都是政府积极维护地区稳定

和政治统治的行动。 这一方式取得一定的成效， 大幅削弱了萨赫勒地区恐怖组

织、 索马里 “青年党”、 Ｍ２３ 反叛组织等的武装力量，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

地区安全局势。 但是， 直接暴力并不能从根本上长效地解决国家或地区安全问

题。 在西非多国的反恐行动下，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基本丧失了大规模袭击的

能力， 却日益加强与 “伊斯兰国” 的联系， 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成为 “伊斯兰国” 西

非省的独立分支， 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① 美国自索马里撤军后， 肯尼亚、 埃塞

俄比亚等国反恐力度减小， 索马里 “青年党” 再度活跃， 在 ２０２２ 年袭击数量增

加了 ２６％ 。② 刚果 （金） 政府军平叛东部反叛武装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以及数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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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人流离失所， 滋生出新的更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灾难。① 因此， 作为一种治理

手段，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虽然可能带来短暂的和平， 但是如果过度使用或者

不当使用， 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大更持久的挑战。
在运用直接暴力的同时， 应注意解决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 以利于地区安

全的长效治理。 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是由国家实施的非武装暴力行为， 其目的

或是维护政府统治， 或是实现国家利益。 就前者而言， 政府制定有利于其继续统

治的制度或法律， 以削弱反对者实力或限制其行动。 就后者而言， 国家大多利用

“胡萝卜” 加 “大棒” 的方式对他国施加间接暴力， 以达到影响他国行为的效

果。 两者都有可能激化甚至滋生直接暴力。 比如， 卢旺达独立之初， 无论是胡图

族还是图西族执政， 政府都极力渲染民族仇恨， 对另一民族施加多方面的歧视政

策。 作为国家实施的间接暴力行为， 这些歧视政策加深了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

裂痕和仇恨， 并最终酿成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事件。 在大屠杀发生后， 扎伊

尔蒙博托政府向胡图族流亡政府资助了价值 ５００ 万美元的武器， 并鼓励其对抗卢

旺达图西族政权。② 蒙博托政权支持胡图族流亡政府的目的是帮助胡图族反攻卢

旺达， 推翻图西族统治， 属于针对卢旺达的间接暴力， 这一行为直接促成了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卢旺达军队入侵扎伊尔。 因此，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

往往相互联系， 对国家和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无国家参与的暴力是 “弱国家” 现象的表现， 解决非洲 “弱国家” 问题的

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是通过公共行政和制度的设计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二是

由国际社会合作促进 “弱国家” 治理能力的提升。③ 具体而言， 针对社会性歧视

问题， 非洲国家需要通过多种政策、 措施、 手段， 营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提倡社

会平等， 反对社会性歧视思想和行为， 如禁止以性别身份来确定工作与劳动的不

同待遇， 严禁同工不同酬等。 针对日益猖獗的非法贸易、 跨境犯罪问题， 非洲国

家在加大监管范围、 加强执法力度的同时， 还应将合作打击跨境走私犯罪纳入同

周边国家的外交合作中。 此外， 还可以依托世界海关组织的海关执法网络沟通平

台和国际刑警的全天候通信系统， 及时分享信息情报， 推动新型专业调查技术应

用， 强化打击意愿和执法能力， 提升打击跨境犯罪的能力。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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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ｂ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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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Ｎｏ. ２，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 ｎ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 ／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ａｔｈ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ａｔｈｓ；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ｄｅａｔｈｓ，ｗｉｔｈ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 ｉ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ｇｏ，ｔｈｅ Ｔｉｇｒａ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 Ｃｈａｄ.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ｉｓｓｕｅ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ａｔｕｓ，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ｗｏ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ｎｏｎ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Ｚｈｕ Ｗｅｉｄｏ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ｅｓｔ －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Ｌｕｏ Ｚｉｈｅｎｇ，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８８）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ｈｅ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 － Ａｄ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ｉｌｌａｂｅｒ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ｇｅｒ

Ｑｉ Ｚｈａｏ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Ｘｕ Ｊｉａｘ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ａｈｅｌ ｈａｓ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ｄ，ｔｈｅ Ｔｉｌｌａｂéｒ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８，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ｅｅｎ ａ ｈｉｇ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ｌｌａｂéｒ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ｅａ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ｉｌｌａｂéｒｉ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ｅ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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